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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舍·门户·窗栏·舟船
蔡小容

《儒林外史》 连环画有多个版本，
上美社的十一册本不仅是收藏品， 它依

然在不断再版畅销。 这套书 1955 年由

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初版， 赵三岛、 李铁

生、 冯墨农等老辈连环画家绘制， 画风

扎实、 拙朴， 与上美社的镇社之宝 《三
国演义》 一脉相承， 只是一文一武。 不

同分册的绘画， 风格齐整， 水准整齐，
不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 解放 后 这 些

“连环画一百单八将” 共同收编进入国

营美术出版社， 担任 “连环画创作员”，
接受分配任务， 集体创作， 但他们在达

到了规整性的同时， 各自作品中的灵气

与奇思妙想， 都保存着。
我看这套书， 最喜欢看它画里的屋

舍、 门户、 窗栏、 舟船， 真是非常的好

看！ 不光是我， 书中的人也同样觉得它

们好看。 在画中看景的有穷儒周进。 他

六十多岁了， 还没有考中秀才， 应聘到

一个叫薛家集的乡村去教书 ， 薪 酬 很

低 ， 教的孩子又顽劣 ， 学生家长 又 势

利。 在这种苦闷的境地中， 也偶有怡人

的一刻， 原著是这样写的：
周进吃过午饭， 开了后门出来， 到

河沿上望望。 虽是乡村地方， 河边却也
有几株桃花柳树 ， 红红绿绿 ， 间杂好
看。 看了一回， 只见蒙蒙的细雨下将起
来。 周进见下雨， 转入门内， 望着雨下
在河里， 烟笼远树， 景致更妙。

连环画略作 修 改 ： “周 进 吃 过 午

饭， 见外边下着蒙蒙细雨， 就开了后门

欣赏雨景。” ———这么一改， 显得周进

更要看这雨景了 ， 穷酸 、 迂讷 的 老 儒

生， 心里还存有一方审美空间， 他打开

后门， 这方空间就呈现于眼前： 河边、
柳树、 花朵、 青草， 雨画着斜线， 河面

上一个一个小涟漪。 他站在门边， 门框

里的图景让他的心境开阔起来， 远处青

山隐隐， 像他一直模糊向往着的某处。
雨下大了。 河的上游冒雨摇来一只芦篷

船 ， 到了岸边 ， 下来一个乡绅 模 样 的

人， 一个仆人相陪， 另一个仆人从船上

挑了好大的两个食盒下船。 雨势不小，
乡绅举起袖子遮雨 ， 从船的这 头 看 过

去， 雨线斜扫， 岸上的树被扫得线条疏

淡了， 近处头顶上的树叶仍清晰浓密，
站在岸上门里的周进， 人很小， 他的悠

远抽象的思绪被这具体的来人占领了。
周进寄宿的地方是个和尚庵， 来避雨的

乡绅是位举人。 周进陪他坐着说话， 到

了掌灯时分， 举人叫和尚烧了些饭， 他

的仆人给他打开食盒， 把酒菜摆满一桌

子。 他并不邀请周进， 周进也就识趣地

退到隔壁房里。 和尚送来他的饭食： 一

碟老菜叶、 一壶热水， 他搬到学生的小

桌子上吃。 一门之隔， 我们从门里看见

举人正据案大嚼， 微仰着头在啃鸡腿，
正要出另一个门的和尚， 回头看了一眼

他满桌的鸡鸭鱼肉， 这一眼不无意味，
也让图中有气息流动。 这幅图里， 门的

布局很妙， 分处两间房的两位儒士， 相

背而坐， 给我们看见的是扶着他那碗饭

的周进的神情。 举人的言语动静， 必在

他耳朵里， 而他这乡村穷塾师， 哪会在

举人的眼睛里。
李渔在 《闲情偶寄·窗栏》 中写道：

“开窗莫妙于借景。” 门、 窗， 在画中也

是巧妙取景之法， 周进教书的一幅就很

典型。 他教的那些孩子， 都非常淘气，
一时照顾不到， 就溜到外边去拍球、 丢

石子、 捉迷藏， 我们从画上的两扇窗户

里就看见他们在屋外这样玩， 类似古时

常作的 《婴戏图》， 颇喜兴， 可惜是在

该读书的时候。 屋里的周先生， 管束不

了， 灰心低头捋自己胡须， 几张书桌上

的笔墨书本， 徒然摊开着。 周先生不久

就被辞退了。
《匡秀才》 里也有隔窗取景图。 匡

超人考中了秀才， 消息传回他乡下家里

时， 他那个大哥正在被人打， 为的是在

集市上摆摊争位子。 打得凶， 我们从画

上看到一个手持大棒的人把匡大追打进

了门， 躺在床上的匡老爹吃惊地欠起身。

有人打架， 自然就有人看， 床边窗户是

个方洞， 露出几个乡人， 他们一路跟了

过来， 跟到这里， 目光随之拐弯， 匡大

两个进了门， 乡人们从窗口接着看这室

内好戏。 匡大嚷： “我家老二同县老爷

有交情， 我怕你么？” 揪住他衣领， 要拉

他见官， 匡老爹劝阻。 正吵闹， 两个穿

公门衣服的人拿着大红帖子进门， 恭喜

二相公高中。 拿大棒的人顿时软了， 匡

大硬了， 胜负已分， 那人退走。 再下一

幅， 匡超人回家， 在床前对着父母下拜，
他高中的红帖贴在床头， 窗口里几个乡

亲， 荷着锄头， 抱着娃， 欣羡地望着窗

内的一幕， 乡里保正正进门贺喜。
吴敬梓原籍安徽， 三十三岁时移居南

京。 《儒林外史》 以南京为主要的故事

背景， 也写到了苏州、 扬州、 温州、 嘉

兴等地。 就地域这一点， 沪上老画家们有

着天然优势， 他们的籍贯大都在江浙一

带， 赵三岛是江苏吴县， 钱笑呆是江苏阜

宁， 陈履平是江苏盐城， 李铁生是江苏江

宁， 林雪岩是江苏扬州， 冯墨农是浙江嘉

兴， 江南风物他们自小熟悉， 化于胸中，
现于笔端。 江南水系发达， 出行多靠船

只， 反映到画里， 也是河多、 船多。
凤四老爹替朋友打抱不平， 要上嘉

兴去。 他们到码头搭船， 河埠上热闹繁

忙， 河上竖着许多船桅舟楫。 岸上的景

色则疏朗鲜明， 树的枝干伸展在天廓，
行人走在路上， 走在桥上。 古人画山水

有一句口诀： “丈山尺树， 寸马豆人。”
在这里， 则因地制宜了， 人物为主， 树

也很突出， 山、 河、 船是背景， 比例较

小， 画面效果峭拔而生动。
沈琼枝逃出盐商的家， 在东方渐渐

发白的时分上了一艘小船， 在途中打定

主意， 船到仪征， 她下船去换江船到南

京。 她上岸了， 我们随船夫的目光看她

立在岸上， 姿态里显出骄傲， 她身后是

城门 ， 人来人往 ， 我们也不觉 精 神 一

振！ 天已大亮了， 一个陌生的新地方，
前面还有更大的新地方， 许多的生机等

她 去 开 创 。 船 夫 对 她 挥 挥 手———保 重

呀， 姑娘， 祝你前途好运。
假名士牛玉圃和牛浦， 要到扬州去

投奔盐商， 中途逆风， 船也是在仪征停

泊。 牛玉圃对牛浦说： “这里有个大观

楼， 素菜甚好， 我和你去吃素食罢。” 牛

浦就跟他上岸。 我们在船的这头看他俩

上岸， 这头正在停船、 系缆绳的船夫们，
目光也跟随他俩， 这幅画就有了焦点。
但这幅画吸引人的是它描绘的背景： 岸

上一溜店铺， 都是现在见不到了的老房

子， 线条浅淡， 但瓦片密密的， 窗户一

格一格的， 铺子里外的人在做各种营生，
撑船打铁， 挑担扛包， 也有摇扇闲走的，
河边有老妇在洗衣。 1950 年代画出这些

画的老画家们， 对这些屋舍门面再熟悉

不过， 那时候的街和房子， 就是这样的。
老房子都旧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 老房

子几乎拆光了， 连新房子都已拆了好多

茬， 没有房子会老了。
大观楼是个大酒楼。 牛玉圃和牛浦

上了楼， 楼上地方宽敞， 摆设齐整， 木

楼梯， 木板地， 一张张大方桌上摆着筷

筒， 一长排木窗全部朝外打开。 虽然没

有一幅图画出了窗外的景色， 可是这留

白引人遐思， 我觉得窗外就是江。 临窗

坐着， 可以看江水， 可以看江对岸的房

屋。 《水浒传》 里， 我很爱宋江在浔阳

楼那一段， 有景物， 有心情———宋江在

江州酒楼上独饮， 对着一派江景， 临风

触目， 感恨伤怀。 书中未写当时天气，
我补白， 应是天阴的黄昏时分， 云阔天

低， 江风猎猎。 但 《儒林》 这里， 是个

晴天， 牛氏二人没有宋江的情怀， 他俩

心情甚佳， 船停泊， 上岸吃顿饭， 在酒

楼上还碰到个牛玉圃的熟人。 “原来是

老哥！” “原来是老弟！” 原著写下如此

对白， 不动声色地白描， 连环画一字不

差地放在图画中对白的框里， 改编者想

必是充分领略了其中幽默。 牛玉圃向牛

浦介绍， 说这是曾与他在衙门里共事的

王义安先生， 让他叩见。 这王义安长着

一个酒糟鼻， 吃饭时把一条腿搁在长板

凳上———这是画家的创作， 原著没有写，
画家也是阅人多矣， 这外貌动作设计得

神气活现。 三人吃着饭， 牛玉圃和王义

安一唱一和地吹嘘他俩的过往， 把个牛

浦听得呆呆的。 正说得稠密， 不料楼梯

上又上来两个衣服破烂的秀才， 看到他

们， 一个就说： “这不是丰家巷婊子家

掌柜的乌龟王义安！” 另一个说： “怎么

不是， 他怎敢头戴方巾， 冒充秀才！” 两

个不由分说走过来， 扯掉王义安的方巾，
揪住他痛打。 牛玉圃要扯劝， 也被狠啐

一口， 只好拉了牛浦溜了。 王义安被打

得鼻青脸肿， 被店里人做好做歹地哄劝，
忍痛摸出几两银子塞给秀才， 抱着头跑

了。 吴敬梓寥寥几笔， 安排了一幕讽刺

小品在这酒楼上， 相应的几幅图中， 取

景镜头多角度旋转， 前后左右， 高低俯

仰 ， 这酒楼的格局也都给我们 看 清 楚

了———我真想上这酒楼看看呀。 看过这

本小画书后， 我再去酒楼吃饭， 对酒楼

的空间格局更感兴味了， 点好菜， 就去

洗手， 转弯抹角地走一圈儿， 看楼上楼

下吃饭的人。 靠窗和靠栏杆的座位最佳，
小包间反而看不到外面了。

牛玉圃和牛浦本来素不相识。 牛玉

圃包了一条船上扬州去， 牛浦是船家私

带的客人 ， 把他安排在船的烟 篷 底 下

坐， 叫他别做声。 天黑了， 牛浦从板缝

里偷眼看舱内， 看见他们点起灯笼， 看

牛玉圃面前摆了四盘菜， 他一边饮酒，
一边摇头晃脑地念诗。 吹灯了， 这一夜

东北风紧， 三更时潇潇飒飒地下起雨来，
烟篷芦席上漏水， 牛浦翻身打滚地睡不

着。 天亮了， 又看见牛玉圃的几个长随

打伞上岸去买菜， 还有一个拿了一只金

华火腿蹲在船边洗。 菜买回来， 他们做

饭： 一尾时鱼、 一只烧鸭、 一方肉， 还

有鲜笋、 芹菜， 整治出四大盘， 好豪华

的早餐呐。 牛浦和船家吃的是萝卜干饭。
牛玉圃忽然推开一副舱板， 看见牛浦，
就问：“这是什么人？ ”船家忙陪着笑脸解

释说：“这是小的们带的一分酒资。 ”———
这是行话， 说得委婉， 船已被包租了，
船家再暗中捎带一个乘客， 额外赚几个

钱， 说是 “酒资”。 这幅画里， 船家的笑

脸颇可圈点， 是跑惯江湖的人做出来的

笑脸， 也是见过江湖百业各色人等的人

才画得准确的笑脸。

（《儒林外史》 连环画， 吴敬梓原
著， 上海新美术出版社 1955 年初版 。
《范进中举 》， 吕品绘 ； 《凤四老爹 》，
陈 履 平 绘 ； 《沈 琼 枝 》 ， 钱 笑 呆 绘 ；
《盐商万雪斋》， 赵三岛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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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的乡情
贾树枚

《文汇报》 高级编辑施宣圆先生逝

世一年多了。 家乡福建泉州以及晋江、
石狮的亲朋好友为了表彰他对家乡发

展建设的贡献， 寄托怀念之情 ， 集体

出资为他编印了一本纪念文集 ， 举行

了隆重的首发仪式， 邀请海内外嘉宾

数百人出席。 我因与施宣圆同学同事

多年， 有幸获邀参加。 首发仪式在福

建泉州石狮市万佳酒店举行 ， 规模盛

大， 气氛热烈。
我与施宣圆相识多年 ， 他给我的

第 一 印 象 是 一 个 优 秀 的 记 者 和 编 辑 。
他从 1965 年进文汇报工作， 五十多年

中 勤 恳 工 作 ， 无 私 奉 献 ， 成 绩 卓 著 ，
是一个记者型的专家和专家型的记者。
他的新闻作品曾多次荣获上海和全国

好新闻奖。 他担任文汇报 “学林 ” 专

刊主编十多年， 在全国新闻界 、 史学

界 享 有 盛 誉 。 他 还 醉 心 于 史 学 研 究 ，
编著出版的历史、 新闻类著作十多种，
他主编的 《千古之谜———中国文化 500
疑 案 》 《千 古 之 谜———世 界 文 化 500
疑案》 荣获全国图书 “金钥匙 ” 奖一

等奖。
在日常生活中 ， 施宣圆给人最深

刻的印象是他阳光、 乐观 、 热情 、 坦

率的个性。 虽然他操着一口浓重闽南

口音的普通话， 让人听起来有点费力，
但他的热心、 善良、 爱好交际 、 乐于

助人的性格， 让他善于和各色人等打

成一片， 在各行各业交了很多好朋友。
我曾以为他大概是在一个非常优裕的

家 庭 环 境 中 长 大 ， 养 成 了 这 样 可 亲 、
可爱的性格。 其实不然。

这 次 参 加 首 发 仪 式 ， 了 解 了 他

的 家 世 ， 让 我 看 到 了 施 宣 圆 的 性 格

中 不 为 人 知 的 一 面———他 对 故 乡 的

深 情 。
据施宣圆的夫人包明廉等亲友相

告， 施宣圆 1941 年出生在闽南晋江市

龙湖埔头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 年

幼时父母因突发的疫病撒手人寰 ， 以

致成年后的施宣圆对父母几乎没留下

什么印象。 晋江自古人多地少 ， 资源

贫 乏 ， 迫 于 生 存 的 压 力 ， 自 唐 代 以

来， 人们多到海外谋生。 失去父母后

身陷贫困的童年， 似乎没在施宣圆身

上留下阴影。 从童年到青年 ， 在他成

长 的 关 键 时 期 ， 哥 哥 、 嫂 嫂 、 姐 姐 、
叔叔、 婶婶、 外婆以至亲友邻居都关

注着他的成长， 让他沐浴在整个家族

的爱河之中。 哥哥嫂嫂尽最大努力呵

护 这 个 小 弟 弟 ， 长 施 宣 圆 14 岁 却 与

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 像母亲一样

照顾施宣圆， 支持他读完小学 ， 又考

上 当 地 著 名 的 南 桥 中 学 。 每 逢 寒 暑

假， 外婆就把施宣圆接去 ， 让他和表

兄 弟 们 在 一 起 度 过 一 个 愉 快 的 假 期 。
叔叔婶婶也常把家中的食物分给施宣

圆吃。 三年困难时期， 身处海外的舅

舅 舅 妈 给 施 宣 圆 寄 来 猪 油 花 生 罐 头 ，
为 他 增 加 营 养 。 在 他 们 的 支 持 鼓 励

下， 施宣圆中学毕业， 又考上全国名

校复旦大学， 毕业后成了文汇报高级

记者和编辑， 为家乡父老增光添彩。
饮水思源， 施宣圆有着特别深厚

的乡恋情结， 尽了最大的努力报效家

乡父老的厚爱。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
他 撰 写 了 大 量 文 章 、 报 道 ， 发 表 在

《文汇报》 《解放日报》 《新民晚报 》
《上 海 商 报 》 《福 建 日 报 》 《泉 州 晚

报》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 等报

纸上， 宣传家乡改革开放 、 现代化建

设的成就和经验。 他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 发挥自己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专

长， 向有关部门写报告 ， 促进了石狮

撤镇设市的进程。 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为晋江机场建设、 晋江下游防洪岸线

建设、 泉州 “南音” 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申报、
石 狮 古 镇 古 村 落 和 永 宁 古 卫 城 保 护 ，
出谋划策， 撰写论文 ， 扩大宣传 ， 配

合当地政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 了 表 彰 他 为 家 乡 发 展 所 作 的 贡 献 ，
石狮市人民政府 2013 年授予施宣圆荣

誉市民称号。 他还参与组织成立泉州

侨乡开发协会及晋江石狮分会 ， 首创

分会教育基金， 帮助鼓励家乡学子努

力学习， 回报家乡。 退休后 ， 他仍经

常参加家乡的公益活动 ， 为家乡的发

展奔走呼号。 上海泉州开发协会晋江

石狮分会会长施荣瑜说他 “始终带着

浓厚的乡情文化烙印”。
乡音难改 ， 乡情难忘 。 施宣圆没

有 忘 记 故 乡 ， 故 乡 也 没 有 忘 记 施 宣

圆 。 好男儿志在四方， 但永远是故乡

的游子。
乡情， 浓浓的乡情 ， 你在寒冷时

给 我 们 温 暖 ， 在 孤 独 时 给 我 们 慰 藉 ，
在困顿时给我们鼓舞 ， 你永远是我们

精神的家园， 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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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从 好 朋 友 颜 延 之 的 《陶 征

士 诔 》 和 文 集 编 纂 者 萧 统 的 《陶 渊

明 传 》 ， 直 至 《宋 书 》 《晋 书 》 和

《南史 》 等官修史籍 ， 都叙述 过 陶 渊

明的生平经历， 但对其家世背景却多

有语焉不详的地方， 尤其是其父亲的

名号行迹， 一概付之阙如。 宋元以后

出现的文献则对此众说纷纭， 相继出

现过陶回 、 陶逸 、 陶敏等不同 说 法 ，
又 称 他 曾 经 担 任 过 姿 城 太 守 或 安 城

太 守 。 然 而 这 些 记 载 均 来 历 不 明 ，
或 于 史 籍 无 征 ， 或 与 史 传 龃 龉 ， 令

人难以采信 。
要考察陶渊 明 父 亲 的 相 关 情 况 ，

唯一可以放心依凭的资料， 其实还是

陶渊明本人在 《命子》 诗中所提到的

“于皇仁考， 淡焉虚止。 寄迹风云， 冥

兹愠喜”。 近现代学者就多据此立论，
如丁福保的 《陶渊明诗笺注》 在 “寄

迹 风 云 ” 句 下 注 云 ： “言 身 涉 仕 途

也 。 ” 梁 启 超 的 《陶 渊 明 年 谱 》 说 ：
“先生父名无考 ， 此云 ‘寄迹风云 ’，
知必尝仕宦。” 古直的 《陶靖节诗笺》
则称： “靖节父不见于史， 名爵无考。
玩此诗意， 盖尝为方镇参佐也。” 廖仲

安的 《陶渊明》 也同样认为， 这几句

是 “说他父亲虽然曾经 ‘寄迹 风 云 ’
（身 入 宦 途 ） ， 却 能 够 ‘冥 兹 愠 喜 ’
（无 论 官 位 升 降 得 失 ， 都 无 喜 怒 之

色）”。 尽管各家所述并没有牵强比附

姿城太守一类的不实之词， 却不约而

同地都认为陶父曾经有过一段仕宦经

历。 究其原委， 当与诗中 “风云” 一

语息息相关， 正如逯钦立在校注 《陶

渊明集》 时所言， “古人常把当官叫

作风云际会， 本之 《易经·乾卦》 ‘云
从龙， 风从虎’”。

以 “风云” 来喻指因应时势以建

功立业， 确实是汉魏以来屡见不鲜的

习语， 可是以此来诠解陶诗， 却难免

让人疑窦顿生。 原因其实很简单， 倘

若真如上述诸家所推测的那样， 陶父

曾经出仕任职 ， 甚至位居方镇 参 佐 ，
那么在注重家世门第和仕宦经历的晋

宋时期， 为什么那些早期传记资料对

此避而不谈， 其他史籍文献中也都没

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可供追索呢？
其实 “风云” 一语本可径指自然

风景， 西汉枚乘在 《柳赋》 里形容柳

树枝叶繁茂， 就说 “出入风云， 去来

羽族 ”； 东晋庾肃之的 《山赞 》 描 摹

山中景致， 有云 “悬岩杳翳， 神明攸

居 。 官府风云 ， 怀吐川渠 ”； 齐 梁 时

刘勰在 《文心雕龙·神思 》 中 刻 画 作

家的想象之功， 谓其 “眉睫之前， 卷

舒风云之色 ”， 都是典型的例 证 。 由

此稍作引申， “风云” 又可指隐逸山

林而超脱尘俗， 西晋陆云有 《赠郑曼

季往返八首》 组诗， 其中 《南衡》 五

章前有小序， 介绍其主旨在于 “言君

子遯世不闷 ， 以德存身 ”， 随 即 在 第

四章开篇就出现了 “风云有作， 应通

山渊” 的诗句； 稍后牵秀的 《王乔赤

松颂 》 称赏王子乔 、 赤松子等 仙 人 ，
说他们能够 “齐迹风云， 超远姿微”；
东晋葛洪在 《抱朴子内篇·明 本 》 中

指斥俗世昏乱， “彼有道者， 安得不

超然振翅乎风云之表， 而翻尔藏轨于

玄漠之际乎”； 梁陈时徐陵的 《山斋》
中有 “桃源惊往客”、 “宁辨汉将秦”
数句， 显而易见源出于陶渊明的 《桃

花源记 》， 而诗中又提到 “复 有 风 云

处， 萧条无俗人”。 有时即使将 “风”
“云 ” 二字分拆开来 ， 仍然能 够 表 达

同样的意思 ， 范晔的 《后汉书·逸 民

传 赞 》 就 曾 以 “远 性 风 疏 ， 逸 情 云

上” 来概括隐士们的超脱性情。 依照

这样的理解再来仔细推敲陶渊明所说

的 “寄迹风云 ， 冥兹愠喜 ”， 恐 怕 是

指其父淡泊名利而无意仕途， 甘愿隐

逸于乡野山林， 由此也就泯灭了各种

喜 怒 之 情 。 陶 渊 明 在 《祭 从 弟 敬 远

文》 中提到自己和从弟两人，“父则同

生 ， 母 则 从 母 ， 相 及 龆 龀 ， 并 罹 偏

咎 ”。 据古直在 《陶靖节年谱 》 中 考

证 ， “父母分举 ， 正谓己髫年 丧 父 ，
敬远向龀丧母耳 ”， 可以推知 其 父 在

陶渊明十二岁左右时就已去世， 因而

在早期各类文献中名姓不彰， 事迹无

考 ， 也 就 情 有 可 原 了 。 不 过 即 便 如

此， 对于父亲的嘉言懿行， 陶渊明依

然记忆犹新 ， 否则也不会在 《命 子 》
诗中留下那样的追忆了。 他日后之所

以会有弃官归隐的决定， 想来或多或

少也受到父亲立身处世的濡染 熏 陶 。
元人李公焕 《笺注陶渊明集》 在 《命

子》 篇末引赵泉山的评论， 虽然感叹

“靖节之父， 史逸其名”， “其行事亦

无从考见 ”， 可与此同时又特 别 指 出

“其父子风规盖相类”， 于此也可得到

进一步的印证。
如果再作深究， 还有一些事情也

值得注意。 《晋书·隐逸传》 载有陶渊

明叔父陶淡的生平 ， 说他离群 索 居 ，
“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 为了躲

避州郡长官的征辟， 最后竟然逃至深

山之中， “终身不返， 莫知所终”。 而

在陶淡传之后， 紧接着就是陶渊明传，
叔侄两人的行事也颇多相似， 如前者

“家累千金， 僮客百数， 淡终日端拱，
曾不营问”， 而后者则 “不营生业， 家

务悉委之儿仆”。 此外， 陶渊明在 《癸
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中说自

己 “寝迹衡门下， 邈与世相绝。 顾盼

莫谁知， 荆扉昼长闭”， 颇有孤高傲物

的意味， 但最后又郑重致词， “寄意

一言外， 兹契谁能别”， 将从弟视为心

意相通的知己 。 可惜敬远不幸 早 逝 ，
陶渊明为此又撰 《祭从弟敬远文》， 着

重表彰他 “心遗得失， 情不依世” 的

处世态度， 又陈说他平日 “绝粒委务，
考槃山阴” 的生活方式和 “晨采上药，
夕闲素琴” 的兴趣爱好， 而两人志趣

相投， 以至 “常愿携手， 寘彼众议”，
敬远无疑也是一位安贫乐道、 遗世独

立的隐士。 由此可见， 隐逸俨然已经

成为陶氏家族世代承袭的风尚， 这也

是考察陶渊明仕隐观念时不容轻忽的

一方面吧。


